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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德对

岸

毗邻而居

仿古镇与真古镇

冬日的风，几乎感觉不到寒意。

风，是比水还要自由的存在，没有

岸的束缚，无色，无臭，无形。它的形，

藏在水波里，藏在芦苇的醉态中，藏在

树叶的沙沙声里，藏在起伏的稻浪里。

风吹过江南小镇平静的河水，涟漪荡

漾，眼波动人。风吹过最后的晚稻田，

细碎而迅疾的稻叶微响，若细小的铃铛

在传递着隐秘的欢乐。风吹过芦花丛，

飒飒作响，似摇曳的哀愁。一阵稍大的

北风吹过，芦苇的丝絮裹着种子摇摇飘

去。手杖轻微的声音，惊起杉树上的鸟

儿，鸟爪儿的微力蹬在树枝上，金黄的

杉树叶子便零星地落下来。烦闷之中，

我在河边漫步，独享这风的盛筵。

去年海棠初绽之时，疫情开始泛

滥。我住的地方僻远，偶尔能走出小

区，去河边散步，发现岸边居然种着一

些海棠。那时正读《红楼梦》，怡红院里

一边种着数本芭蕉，一边种着一株西府

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

砂”。河边的那些海棠，瘦削不堪，没有

其势若伞的阔大，树身上还爬着一些毛

辣子的壳，初见之下，惊喜却难以言

表。春分那天大雨，跑了很远的路做核

酸，回来去看那几株海棠。花儿娇羞半

开，花朵上垂着雨珠，愈发动人。雨中

徘徊，不肯离去，心里蓦然涌出一句诗

来：海棠一树开无主。是的，它孤独而

骄傲地开着，不需要主人，也不需要人

来欣赏。小区里也有一些海棠，有单瓣

的，有重瓣的，令人称奇的是还有一棵

白海棠，树冠足有十平米大。可我挂念

的，始终是河边的那几棵海棠，只要可

以散步，我就要去看望它们。岸边是大

片荒地，有人种上了油菜，黄色的油菜

花满眼都是。那种绚丽的黄，只是海棠

的背景色。

沿着河岸走着，看那春水微波，泛

起浅浅的涟漪。有一只白鹭从对岸向

我这边飞过来，看见我，便改了方向，飞

向东边去了。忽然想起几句诗来：

对岸的树丛中
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
向我飞来
那个诗人执拗地说：“我要到对岸

去。”这是人之常情。每个此岸的人，似

乎都对对岸有着某些期待，赋予其幻想

或理想色彩，不管那是关于文化、地域还

是自然方面的。如果说诗人是一只飞

鸟，当他飞越河流的时候，河水“涂改着

天空的颜色”，“也涂改着我”，而“我”留

在岸边的影子“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

树”。对诗人来说，河流是真实的，也是

象征的。对我来说，河流就是河流，它的

颜色、温度、波纹都如此具体而清晰，没

有被象征征用，但是我也希望到对岸

去。河的这边，有海棠花，有油菜花，有

浅紫红的细小花朵哀艳无声地开着。那

么对岸呢？我只能看到一丛丛的夹竹

桃，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以及向

远处延伸的田野。我沿着河流走下去，

想要到对岸去，走了两三公里，发现那

座联通两岸的桥被竹竿、铁丝封住了，

那自然是疫情防控所需。

清明过后，海棠便渐渐飘零了，粉红

花瓣飘零一地。东坡《寒食帖》里说：“今

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

污燕支雪。”似为当时景象所写。除了海

棠，北窗下居然还种了几棵芭蕉。海棠颜

色，与胭脂最近，古代诗人每有吟咏。晏

殊词云：“海棠珠缀一重重。清晓近帘

栊。胭脂谁与匀淡，偏向脸边浓。”即是一

例。刘兼咏海棠：“烟轻虢国颦歌黛，露重

长门敛泪衿。”似与黛玉得名也有些关

系。海棠是大观园里十二钗们的象征，为

什么还要种上芭蕉呢？佛教经典认为，人

的肉身就如芭蕉、芦苇、伊兰、水沫一般空

虚不实，“中无有坚”。十二钗们的生命如

此，宝玉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或许这就

是怡红院“蕉棠两植”的原因。

五月下旬的时候，河对岸机器轰

鸣，盘整稻田，准备播种。解封以后，那

座桥上的栅栏也拆除了，我得以畅游对

岸。王维有两句优美的诗：“漠漠水田

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写的不是江

南，却是眼前的写照。一块块棋盘似的

水田，一排排碧绿的水杉，白鹭起起落

落，追逐着平整稻田的机器，品尝着翻

耕出的虫子大餐。白鹭是一种极富诗

意的鸟儿，原来也如疫情中的人一样，

要为了食物操心，羽毛也被泥水染黄

了。初夏的田野，花不多，除了路边荒

地上的格桑花，令人惊异的是芙蓉葵。

芙蓉葵的植株像苘麻，青绿色的叶子有

点丑，有点土，歪歪斜斜地长在地上，却

花苞繁多，花枝上总是高举着八九颗花

苞，次第开放。花主要有三色：紫红色，

粉红色，白色。花很大，花瓣的纹路细

如縠纹，盛放时如人脸。芙蓉葵生命力

很强，从五月末一直开到十一月，一茬

又一茬，仿佛有着无穷的美与力向外释

放。据我的观察，它每一朵花开放的时

间较短，长的也只有两三天吧，有些开

了一天花瓣就枯萎了，变了色，收缩起

来，整朵整朵地坠落地面。芭蕉空虚不

实，芙蓉葵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它们

开放过，碧绿过，在风中摇曳过，与蜜蜂

说过话，与乌桕树做过朋友，身上曾落

过樱花，与酢浆草一起淋过夏雨。真真

实实地活过，短暂又何妨呢。

河堤的内侧，还栽种着整个夏天红

花、白花开个不停的夹竹桃，黄色的棣

棠，以及植株不大的木芙蓉。木芙蓉是

一种迷人的花，唐宋名贤多有吟咏，《永

乐大典》收录了两百多首木芙蓉诗词。

杨万里《看刘寺芙蓉》渲染得最为壮观：

三步绮为障，十步霞作壁。
烂如屏四围，搭以帔五色。
满山尽芙蓉，山僧所手植。
秋英例臞淡，此花独腴泽。
这河岸边的木芙蓉没有如此绚烂，

也尽情地开了两个月之久。提起木芙

蓉，总是想起茸北路上的那一棵被砍掉

的三醉芙蓉，满树繁花，足有数千朵，红

红白白，耀眼无比。那棵树长在一家工

厂停车场的墙角处，水泥墙、电线杆、铁

栅栏禁锢着它，却长出四五株碗口粗的

枝干，强韧地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一个

冬天的夜晚，整棵树都被砍断了，只留

下四五十公分的木桩。陈简斋诗云：

“天地虽肃杀，草木有芬芳。”那是真正

的肃杀。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走很远的路去

散步，看花，听鸟，聆风，观水，闻稻。稻

花开的时候，夜晚的田野盈漫着香气，

第一次领会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意

味。夕阳斜照，走在深秋的田垄上，耳

畔时时想起张明敏的《陇上行》。人生

仿佛是一次陇上行，从塞北到江南，看

过许多次的碧绿和金黄，心中装满沉甸

甸的春色与秋色，扩展着我们的视野和

经验。每一个人，奔山赴海，几乎总是

走在通往对岸的道路上，不管那是美学

上的或功利性的。对岸有属于自己的

花、鸟与稻田，可是走得再远，看过再多

的芙蓉葵与木芙蓉，也不会忘记那些雨

中的海棠花。

黄昏时分，走过那冬风拂过的稻

田，总让我想起故乡的麦田——那碧

绿的或金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想起

学生时代一个人拿着书，走在孤寂的

麦田里，仿佛走在无边无际的喜悦与

荒芜里。

在国人的社交圈子里，邻居是个

不容小觑的特殊存在。除了你的家

人、亲友、单位同事以及因工作和生

活而交往的人之外，住在自家附近的

邻居，或许就是与你接触最多、气息

相闻的那些人。作为日常生活状态

的随时见证者，人们常说，瞒天瞒

地，瞒不了邻居隔壁。即使在“万事

不求人”的现代社会，居家生活中的

许多琐事，比如像漏水、停电、供暖、

装修等等，总也离不开邻居的帮忙

与配合，因为线路、管道的一体化将

各个家庭有机扭结在一起，亲戚朋友

再好也爱莫能助。彼此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的结果，于是也就有了“远亲不

如近邻”之说。

邻里关系的和谐融洽，是农耕时

代的文明遗产。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

岁月，个体根本无法抗御各种随时可

能降临的天灾人祸，部落的组建有效

地将个体演变为群体，一旦出现紧急

事态，人们就可以依靠族群的集体力

量来共渡难关。后来乡村的出现，

不仅保留了原始部落的组织雏形，

而且还将这种传统演变成遇事互助

的 邻 里 关 系 。 在 超 稳 定 的 日 出 而

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土地和房

产是家庭唯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

源，没有万不得已的情况发生，人们

根本不会主动迁徙，所以每个村落不

同姓氏的家庭，彼此祖屋相望，世代

为邻，邻里之间知根知底，各家各户

的大事小情全部一清二楚，正像当年

《红灯记》里李奶奶所说的那句台词

——“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就是一

家子”。一辈又一辈接续下来的乡情

世谊，逐渐把邻里转化为亲如本家的

外姓人。这种状况目前在乡村和小

城镇依然保持着，由此而孕育的纯朴

民风，让乡村社会充满了浓浓的人情

味和温馨的归宿感。

童年的记忆中，这样的街坊邻里

之间的走动是频繁的，几乎每日每时

都在进行。那时节，谁家碰到难事，不

用张罗求助，邻居们会自动聚拢，一起

出谋划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

商议如何解决难题。谁家碰到婚丧

嫁娶的热闹事，邻里不仅会凑个份子

助兴，而且各家的桌椅板凳、锅碗瓢

盆都会主动拿出来用于待客，请来上

门帮忙的人也绝无误工补偿一说。

在物资匮乏、物流又极不发达的年

月，如有不速之客登门，一般家庭很

难凑齐四个菜，邻居看在眼里并不作

声，会悄悄地把自家平常舍不得吃的

咸肉、咸鸭蛋、粉条、粉皮、松花蛋之

类的食品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就

连平常谁家做饭突然发现缺了调味

品，很自然地会让孩子拿个碗到对门

邻居家厨房里倒些酱油、醋之类的调

料过来。无论学校离家远近，孩子上

下学一概不需接送，如果家长有事，

有时连招呼也不用打，学生就可以直

接到邻居家去玩耍、做作业，甚至吃

饭，等家长办事回来，道声“有累了”，

就把孩子直接领回去。大家这样做

事，都是义务，似乎天经地义，毫无个

人得失算计。乡村这样的敦厚而素朴

的民风，如果哪家与之相违，遇事退缩

小气，就会自然孤立，乡里乡亲也会冷

眼以对，孩子大了想找个媳妇都没人

愿意帮忙。《孟子》所谓“乡里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

姓亲睦”，大概就是这种传统社会邻里

关系的真实写照。

当年，我们山东老家后院住着一

对李姓的老龄夫妇，家无男丁，女儿

出嫁后，老两口形影相吊有些孤独，

恰好我母亲幼年失慈，左邻右舍纷纷

撮合，非要母亲认个干娘不成，母亲

在大家近乎 玩 笑 的 气 氛 中 虚 应 下

来。结果未承想两家真的成了亲戚，

不仅是以“娘”相称，而且平日里谁家

做了好吃的饭菜，总要相互端一份到

另一家，有时甚至直接请到家里共

享。再后来，两位老人先后患病，母

亲像女儿一样嘘寒问暖，请医送药、

喂水喂饭，直到二老故去。老人过世

后，他们嫡亲的外孙辈一直和我家保

持着至亲般的往来，这份完全没血缘

关系的亲情，就这样被三代人真真切

切地维系下来。这样的事情在当今的

大城市几乎没有可能。

当下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快、生存

压力大、社会流动增速，人际间的交往

深度和信任感正在日益降低。尤其是

高楼林立的超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

疏离感更加严重。不仅是楼群间十

分狭窄的活动空间限制了公共交往，

而且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单元楼加

剧了这种隔膜，更易于让那些为生计

奔 波 早 已 疲 惫 不 堪 的 人 们 回 家 蜗

居。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与物流，让

每家每户无须借助邻里的帮助，就可

以毫不费力地解决自家所需的各种

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再加上现代人

对个人隐私的高度重视，愈加有意躲

避外人的介入，传统的邻里关系正在

发生着巨大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率快速攀

升。一些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宿

舍，每隔三五年，住户就能更换一半，

地段好的商品房转换率就更高。经常

是对门邻居还没弄清姓甚名谁，房客

又换成了另家人。即使毗邻相居三五

个年头，大家早出晚归，来去匆匆，平

常也难得有几回碰面机会。开始不

熟，进出遇见点头问好，却少有深入

沟通；后来熟了，反而更加不好意思

询问姓名，一问反倒觉得格外生分。

即便同住一幢楼房，相处过十年八载

的老邻居，多数情况下也很少有互相

串门的交情，倘若彼此能知道对方姓

名已算不错，至于祖籍所在，供职何

处，几乎全然不知。

现代水泥森林阻断了邻里亲情，

正所谓，隔重门户隔重山，隔层楼板隔

层天。这倒应了老子那句名言：鸡犬

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老辈人对目下这种邻里关系十分

不满，他们格外留恋曾经的乡镇或小

城市的生活状态。即使无奈随子女而

迁入大城市，他们也会用自己特有的

方式来突破这种自我封闭的疏离氛

围。带孩子的老人会主动走到一起，

让小朋友们在公共空间成群结队、亲

密无间地游戏玩耍；不带孩子的老者

会选个阳光充足的亭台回廊，或打牌，

或聊天，天南海北、家长里短无所不

谈，大家朝夕相处，呆久了，从不识到

熟识，从相识到相知，彼此的好感逐渐

发展为火热的邻里友谊，无形中接续

起传统，构建出城市社区内一个个特

殊的老年社群。

是向往传统式邻里间的密切往

来，还是追求现代邻里关系的单纯淡

泊？或许各有利弊，我们无意深入探

究这个属于社会学的课题。但无论

怎样讲，一个楼洞同进同出，邻里之

间爱答不理、形同陌路，总不是一种

良好的社会状态。岂不知，为了生存

发展而疲于奔命的现代人，表面上披

荆斩棘、英勇无敌，其实内心未必那

么强大，他们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

更渴望得到社会各方的理解、关爱和

支持。邻里若能做到热情相待、友好

相处，融洽交往、守望相助，难道不是

给茫茫人生路上的负重前行者投射一

缕亮色？全社会若能同心协力营造一

种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人间还会缺

少温暖与关爱吗！

行文至此，我被楼下装修的电钻

声震得头皮发麻。这令人难以忍受的

高分贝噪音，无疑正在现场诠释着邻

里关系。几年前，我家房子装修，尽

管严格遵循了装修作息时间，还是挡

不住楼下居住的老大妈一再向居委

会投诉。当时我心里有些不高兴，但

考虑到邻里关系，只好带着小外孙登

门解释并致歉。未承想，老人看到孩

子，高兴得手舞足蹈，抓着小朋友不

放手，把橱柜里好吃的东西悉数拿

出，孩子不要都不行。老人不仅没向

我抗议，而且还不断赔不是，解释说

自己心情不好，要我千万别介意。本

来满心的委屈，顿时化为对年迈老人

的深深负疚。一晃若干年过去了，我

也成了吃不消装修噪音的退休居家

老人。下楼一问，竟然业主已变——

老人去年过世，子女把房子转卖他

人。转身回家，感伤良久。眼看着十

分健康的老人说走就走，人生何其无

常！于是乎，刺耳的噪音转瞬不再那

么刺耳。我瞬间明白了，自己当下体

验到的或许正是当年老人所承受的

痛苦。不由暗想，自己一定要以超强

的耐受力隐忍楼下装修的噪音，算是

对逝去老者的一份悼念与报答。

由此看来，邻里关系也是一门常处

常新的学问。

周末去湖州，入住酒店。晚饭去外

面吃，路过太湖古镇，只见灯火辉煌，人

流如织。友人说他春节时带家人去玩

过，不错的，但得知此一“古镇”完全是

新建的时，我就表示对此没有兴趣。可

惜次日下午得闲，妻定要去古镇，我只

好作陪。

古镇不算太大，自大门进去，沿主

街行至另外一个出口，不过一两千米，

然你可别小看它，几乎将江南古镇之特

色元素萃于一身：小桥流水自不必说，

黛瓦白墙自不必说，茶楼饭庄自不必

说，出售各种工艺品之小店自不必说，

尚有卧龙寺、玉皇殿、孔庙、佛塔（塔门

前树一告示牌“非宗教场所，请理性消

费”）；此外还有上海滩一条街、龙之梦

专列时光隧道等。大门外竟然还建有

一座福建客家人才有的围龙屋。童年

小卖部、国营供销社赫然在目，台湾校

园歌曲与革命歌曲混合着播放，游客也

丝毫不觉有违和感。小广场上时不时

还有演出，两列青年男女，着古戏装，演

现代舞，而围观者众。周六晚上9点，还

有焰火表演，当晚我们即有幸在酒店阳

台上观赏了一番，很是不错。

事后查资料，知此仿古之镇始建于

2016年，因其位于太湖龙之梦乐园内，

四周分别是星级酒店群、大马戏、动物

世界、海洋世界、欢乐世界等，故而游客

甚众，其热闹程度，感觉丝毫不亚于此

前所游的任何一座江南古镇，如同里、

甪直、千灯、周庄、南浔、七宝、朱家角

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任何一

座古镇，都不可能将如此多之元素汇聚

到这么大一块地方来。

然总觉少了点什么，比如，其有古

镇之建筑，而无真正古镇之烟火气；其

有古镇之面貌，而缺古镇之灵魂。说白

了，开发商认为游客需要这么一个古

镇，于是就仿建了此一古镇。而此浓缩

版“古镇”，又极大地满足了游客之观

光、消费需求；反过来，它又强化了人们

心目中江南古镇之形象。假以时日，一

两代人过去，它会不会就真的演变成一

座古镇了？

仿国外的建筑多矣，比如上海松江

区的泰晤士小镇，就完全是仿造的英伦

小镇，里面有教堂、广场等，成为一对对

新人拍摄婚纱照之圣地；宝山区罗店的

北欧风情小镇，则是翻版瑞典小镇西格

吐纳而建。可无论如何，它们是建在中

国的土地上，身处小镇之人，不会认为

自己真的到了英国或瑞典。而此一太

湖古镇却大有以假乱真之感，甚至比我

以前去过的古镇更像座古镇，商业的力

量岂不大哉。

原先计划驾车返沪时顺便去南浔弯

一弯。友人则介绍了双林古镇，说那里

尚待开发，几无游客，双林塘上之三桥景

观十分不错，于是就舍南浔而就双林。

到了古镇，满大街的车，多为本地牌照，

也有个别苏、赣、黑等牌照的车，除了我

们的外，没见到一辆沪牌车辆。此处距

上海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竟然无上海

人的汽车来，可见确实尚未开发。

来到横亘镇北的双林塘上，自东徂

西，不到四百米的河道上，依次横跨着

万元、化成、万魁三座三孔薄墩实腹的

石拱桥，形状相似，蔚为壮观。此三桥

建于明清时代。于此短短距离，建一桥

而无法满足两岸居民与商旅所需，必三

桥方可，由此可以想见当年两岸之繁华

景象。

最西侧的万魁桥之一端为房屋所

阻，几无行人。中间的化成桥最为热

闹，两侧居然还通行电动车、摩托车，只

是如此陡上陡下，看着都令人心惊胆

战，然当地人似乎已经习惯了。万元桥

两侧石柱上，卧着十对小石狮像，各个

憨态可掬。

在化成桥、万元桥之北侧，于旧址

上重建了北岳庙、水镜寺。万元桥的东

南侧，也重修了文昌阁。离万元桥不远

处的河心岛上，排列着四个储油罐状

物，请教路过的老人，言那里曾经是加

油站，专门给过往船只加油的，现在

没有航船，就废弃了。据清人吴若金

《双林志》记载：“化成桥在石漾东，其

地即东双。桥畔常缆客舟，多乘夜

航，谓之夜航埠。桥上设立灯杆，烂燃

如昼，四方商贾，望杆而集。”明张岱著

有《夜航船》，其序言“天下学问，惟夜

航船中最难对付”，又举一僧与一士子

同宿夜航船中所发生之事。没想到在

此处巧遇“夜航”二字也。由此可见，

早在明代或更早，江南地区就盛行夜

航船。而双林塘又是水乡交通要道，

夜航船正复不少也。那四个大储油

罐，则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有内

燃机船只通航。昔日热闹非凡之双林

塘，今日不见一艘航船，其寂寥落寞如

此，令人不胜唏嘘。

据我之观察，河两岸的房屋里已无

居民，似乎都动迁了，看来开发在即。

三桥而外，尚有金锁桥、短板桥、望

月桥、虹桥、观音桥等，个个小巧别致。

然有一疑问，这些大小桥梁，是谁所出

资而建？上网搜索，化成桥又名塘桥，

元延佑年间（1314~1320）建造，原为塘

口化成庵二僧所建木桥，故名为“化

成”。至明嘉靖中改建石桥。万魁桥初

为木桥，至康熙元年（1662）砌石桥。

木桥远较石桥简易、成本低廉，从中可

见三桥之演变历史。那么，此三桥之

历次重建，到底是谁出资？有一传说，

一对孪生姐妹急民众所急，拿出积蓄

修此三桥，故又叫姐妹桥。然这毕竟

是传说，不能作为历史事实看。总之，

无论僧人化缘，抑或商人出钱，众人募

捐，总得有人出资才可建桥。可惜史无

记载，时过境迁，后人就无从得晓了，不

能说不是种遗憾。

随后我们又去了镇上的蔡氏故

居。蔡宅位于虹桥弄内，建于清朝同治

年间，为蔡氏后人蔡崇信所捐赠。蔡氏

祖先自北宋靖康年间南渡后，辗转来到

双林定居，繁衍生息，以迄于今。该宅

现辟为青少年文化教育基地。从里面

所陈列的拍摄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黑白照片，我得以窥见文昌阁（摄于

1929年）、水镜寺（摄于1934年）、东岳

庙（摄于1932年）之前身，及墨浪河畔之

蓉湖书院旧址照片（摄于1930年），由此

想见当年水乡双林人之生活种种。我

想，这大约就是双林古镇之灵魂所在

吧，而这正是新建的商业气息浓郁之太

湖古镇所缺乏的。

从蔡宅出来，已下午两点，肚子咕

咕在叫，觅食，却不见饭店的踪影。偶

有排着长队的梅花饺铺子，又无食欲。

在大众点评上看中一家位于爱国路上

的面食铺，等赶过去，老板却说他们只

做到下午一点，现在不卖面食了。不远

处的另外一家也是如此。在车水马龙

的爱国路上，我们枵腹觅食而不可得。

最终忍饿找到一家馄饨店，一碗芹菜猪

肉大馄饨入肚，浑身上下马上暖和起

来。当我们饿着肚子在热闹的大街上

觅食时，不由就怀念起了那出售各式各

样小吃的太湖古镇来!

似双林这般商业不甚发达（尤其是

面向游客的吃食）之古镇，游客肯定感

觉不便；完全为商业目的而生之太湖古

镇，又让人感觉缺少灵魂。至于其他开

发较成熟之古镇如同里、周庄、朱家角

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都商业化了，

甚至太过商业化了，在极大地方便游客

的同时，也冲淡了古镇之味道，让人恍

然若失。打个不太恰当之比喻，古镇就

像那出土之陶罐、瓷碗，少了一角，为方

便观众，管理人员将所缺部分修补完

整，一旁放着修补前之原貌照片以为对

照。如此，观众既可以一睹出土文物之

全貌，而又不失其原汁原味。有缺陷之

陶罐、瓷碗，总较仿制的完美无缺之“古

董”为胜。

换句话说，真古镇总是存在这样那

样缺陷的，而仿古镇则近乎完美。然我

宁要有缺陷的真古镇，而不要完美的仿

古镇。

二〇二三年二月廿二日上午


